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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逢周二、五刊出

C1 2012年11月16日(星期五)

香港大會堂　　　　　周年50
大會堂的前世今生——從大會堂的變化看香港（8）

如果說香港大會堂是香港藝術行政人員的少林寺，
那祇是有關香港藝術行政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在香港
社會發展過程的開始。這個開始帶出來的便是大會堂
見證了香港的藝術行政人員，特別是在政府架構中的
文化官員，在量與質方面的改變！

六十年初大會堂啟用初期，既乏國際規範的演藝場
館，專業（職業）藝團亦欠奉，「藝術行政」的觀念
亦極為薄弱，擔負起大會堂啟用後營運管理，由歐必
達（R. Oblitas）、陳達文（副經理），和孫康統領，包
括何家光，稍後的李尚業、楊裕平等人在內的團隊，
當可視為香港早年藝術行政走向專業化的先鋒。到七
十年代初期公開招考陸續入職的八位副經理，更成為
大會堂七十年代帶領香港演藝活動走向專業化的生力
軍，「大會堂八大經理」亦成為繼後香港藝術行政行
業不斷壯大的骨幹。其中已移民溫哥華的黃鎮華，穿
梭中港兩地的鍾卓林，現今分別於西九龍文化區管理
局、香港演藝發展局擔任領導職位的袁立勳、周勇
平，現於申訴專員公署任職的馬啟濃，去年才自康文
署副署長職位退休的鍾嶺海等，更是帶領 好些後來
者，為香港的藝術行政行業開枝散葉的「師傅」，是
促進此一行業「量」變和「質」變的先行者。

「擺款」官腔 外行官僚
早年的藝術行政人員大多「邊做邊學」，「八大經

理」時期開始安排到海外作專業進修。然而，作為政

府營運的香港大會堂，一切仍要按 政府制定的眾多
條例來運作，新聞宣傳便概由政府新聞處負責。在大
會堂設立的專責宣傳組，編制人數亦不斷擴充。文化
藝術活動的宣傳推廣要發揮功效，其實和宣傳推廣商
業產品的原則相同，首先要清楚「文化活動」這種

「產品」的性質、特點、市場定位，估計銷售對象，
能刺激消費意慾的所在，然後決定採用的宣傳推廣手
法、形式、媒介種類和日程安排等，可說是藝術行政
中一門很重要的課題。

當年政府新聞處負責為大會堂進行市場推廣的團隊
人員，長期在官僚架構下工作，人人「按本子辦
事」，難言有積極性外，從文化節目的籌劃、安排，
到宣傳的過程中，仍會出現對節目欠缺專業了解，結
果是顧此失彼，未能發揮宣傳推廣功效等等問題。這
正是七、八十年代時，市政局在大會堂舉辦的文化活
動，不時出現叫好不叫座的現象的根本原因。這可說
是官僚架構下，只鼓勵官員按既定本子、程序辦事，
未能誘發、刺激有關人員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所致。筆
者當年擔任《音樂生活》月刊音樂編輯，不時都要和
負責宣傳大會堂節目的新聞官員打交道，也就不時會
遇上「擺款」的官腔，外行的官僚，結果便每每是成
事不足，敗事有餘。這可以說是當年政府新聞處欠缺
具有藝術行政經驗的人員，但又要承擔起文化演藝市
場的推廣工作所出現的「尷尬」現象。

1989年香港文化中心落成前後，專責文化活動宣傳

的新聞官，對文化活動一無所知的雖已較少，但文化
活動的性質和類型廣泛，即使對文化活動有認識的官
員亦不可樣樣皆能。大會堂節目部亦因人才不斷流失

（外調其他場館，或移民走了），新人經驗不足，僅依
賴少數資深文化官員支撐的情況下，新聞官要透過節
目部加強對節目的認識了解，在溝通上亦難免存有問
題，要能成功突出宣傳推廣節目的特點亦不容易。

另一方面，當年的新聞官制度，每隔一段不太長的
時間便會有所調動，有關宣傳推廣的經驗也就未能累
積，很多時新聞官對本港文化市場情況有較深了解
時，亦正是要調離工作崗位之日。加以當年的市政
局，按月舉辦的文化活動，形式性質多樣，項目更是
不少，以原有的編制人才，僅是應付既定的本子、程
序去逐一宣傳推廣，已是頗為吃力的事，遇上人手不
足，部分節目欠缺宣傳也就是難免的事了。在這種情
況下，有關官員但知去「應付」工作，宣傳推廣手法
形式便流於保守，欠缺靈活變通，就更遑論會對市場
情況變化作出迅速而有效的反應了。

「質」的改變 北上發展
80年前後香港藝術中心、灣仔新伊館、紅館、大專

會堂（現名大學會堂）、荃灣大會堂、沙田大會堂、
屯門大會堂、香港演藝學院，和各區的文娛中心陸續
落成啟用，這些場館大多仍如大會堂一樣，採用政府
架構營運，於是文化場館的文化官員團隊開始以大會

堂為基地迅速膨脹。加上專業藝團亦自七十年代末期
陸續出現，香港文化中心落成，接受專業訓練的藝術
行政人員亦不斷增加，甚至有在歐洲富有專業經驗的
外籍高層人員獲聘來港，帶來更多海外經驗，香港整
個藝術行政行業都出現「質」的改變！

同時，香港回歸過渡帶來政治大環境的影響，在政
府架構中的文化官員亦逐漸出現「質」的變化，官僚
作風慢慢減退。及至香港回歸前後，藝術行政人員北
上發展，如出身官方體系背景的周勇平，民間背景的
鄺為立、劉鎮強、曹誠淵，更將香港的經驗帶到大中
華。至於曾在政府架構（音統處、香港電台），民間
藝術組織（香港管弦樂團、香港藝術節）、教育機構

（香港演藝學院、中文大學）工作過的鄭新文，更分
別在上海，香港開設藝術行政課程，直接間接地為大
中華培訓藝術行政專業人才！

現今香港面臨西九文娛中心落成後，對藝術行政人
員需求大增，近年更開始積極推行培養及提升業內人
才的種種措施。在此一時刻，回顧大會堂五十年來出
任發揮舵手作用的場地主管人員，從第一代的歐必
達、陳達文、楊裕平、何家光，七十年代的馬啟濃、
鍾嶺海、彭沖、李建真、吳球，八十年代的余守強、
潘廣駿，九十年代的杜理基、李元賢，回歸前後的鍾
卓林，到新世紀後的彭惠蓮、唐小華、徐秀妍，及現
時在職的方雅雯，各人正好見證了過往半個世紀以來
香港藝術行政發展從量和質不斷改變的歷史。

文：周凡夫

文化官員質的改變

文：文匯報　楊：楊永德　黃：黃大徽

文：一開始，你們是怎麼認識進念的？

楊：1982年的3月11號，進念正式註冊成為一個藝
團，那天正好也是我的生日。在那之前，已經有
一班朋友在做劇場，開始一些舞台上的實驗；那
時，也開始認識了一些人，榮念曾也回到了香
港。這班人機緣巧合地可以去海外做演出，以一
個實驗劇團的名義，於是大家說，不如就落實組
成一個團吧。3月11日，我們就拿了這個正式的
名字開始了進念三十年的生命。

黃：他是創團成員之一，也曾經是團長。我呢，算是
進念的第二梯隊，我是83年才加入的。那個時候
我在樹仁讀新聞系，平時學跳舞，跳到深造班時
認識了一班人，他們其中有幾個同學之前曾經參
與過進念的計劃，其中有一個問我是不是有興趣
做劇場，他們正在找人。我說OK，試一試咯。
就去了藝術中心，見了當時的林奕華，就慢慢開
始了。

文：三十年來，進念也發生了很多變化，早期的表演

有很多形體的元素，台詞也很少；到了後期，例

如《萬曆十五年》，身體的動作被限制在一個很

小的範圍內，台詞卻變得十分密集。你們如何看

待這種變化？這三十年中又有沒有甚麼難忘的時

刻？

楊：很多事情的出現是因緣，八十年代的文化景象和
社會環境，與今時今日很不同，但我們那種看舞
台可以做到甚麼的意圖，是沒有改變的。現在我
們有些演出，好像很多東西講，很像一個話劇，
但是它又不是一個話劇。我們以前的作品雖然很
像舞蹈，但是不是舞蹈呢？還是一首詩？我覺得
這樣想會比較有趣，就算是《萬曆十五年》，它
是不是真的是有話劇的故事線呢？導演可能想用
這樣一種方式令到觀眾抽離出來。我們在講一個
歷史的故事，給觀眾多一些信息，又用一種抽空

的形式，會不會也能像以
前那樣給他們一些想像和
思考的空間呢？

黃：如果你看進念的歷史，會
發現它很注重演出形式的
選擇。這個東西從早年的

《百年之孤寂》到後來的
《教我如何愛四個不愛我
的男人》，到後來的多媒
體作品，再到《東宮西宮》
等政治喜劇等都可以看
到。大部分的創作人對形
式都有一種敏感度，有要
求，願意去嘗試，很多時
候實驗就在這裡。在我看
來，那三十年的過程有些
與人相關，有些與時代相
關，這兩樣東西分不開。
時代在變，我們也在變。
回頭看很有趣，早年的

《百年》系列，是關於一班人，關於一個旅程，
在其中找到很多個體和集體之間的一些對照，它
根本上是首詩，是幅畫。我覺得那個年代很不
同，之前我們整理《拾日譚》的觀眾問卷，很驚
訝，那個時候的觀眾會寫那麼長的意見。那個年
代大家的時間好像比較多，當科技等各方面還沒
有發達到現在這種程度的時候，大家對很多事情
還有好奇，有耐心，覺得有些東西是需要空間
的。現在你想要一個東西，點對點馬上就能拿
到，那個時候，你要一本書，要去書店找，沒有
就要訂，訂了要等，這其中會有一個空間，現在
很多事情發生得太快。這次我在想，這種科技的
進步、消費的旺盛對於舞台——作為真實時間、
真實空間的一種藝術形式，到底起了甚麼作用
呢？這個東西在整個回顧的過程中你會看得更清
楚。

三十年中會不會記得甚麼？對我們來說肯定是
頭那十年，雖然最遠但好像最清晰。可能因為頭
十年是比較戲劇性的，一班人因緣際會走在一
起，不知道未來的可能性在哪裡、前路在哪裡，
只是覺得現在有東西想要試。而且當時的整個社
會氣氛在思想上比較開放，我記得《百年》裡面
有幾句話，放到那時是很對的。它說：「我很記
得當我面對火槍隊的時候，我記起我爸爸那年帶
我去⋯⋯我看到河流上面水流過一些石春。那個
時候的世界很新，很多東西都還沒有名字。」我
想八十年代的香港某程度就是這樣，很多東西很
新，你很好奇，很想去試，想知道那些東西是甚
麼。進念就這樣開始了，接下來怎麼發展怎麼進
行，慢慢變成好像一部長篇小說。

文：那麼多年，哪麼多個表演，對你影響最大的三個

是甚麼？

楊：第一是《百年》，好像磨滅不掉，那是一族人的
開始。那個系列一直延伸，好像已經成為一種傳
承的東西。第二是《萬曆十五年》，它又是另外
一種。《百年》是個人和團體的演變、歷史和流
轉；《萬曆》你會看到，我們很多時候都是獨腳
戲，很個人。和之前我們要用動作和形體來表現
是很不同的，演繹方法是另一種的實驗。這也是
認識自己的過程，比如怎麼記台詞（笑），怎麼
把握節奏，以及怎麼看待你和觀眾之間的關係。
第三個是《東宮西宮》系列，是另一種有趣的東
西，有喜劇等通俗的元素，又有資訊。三種是不
同的嘗試。

黃：我可以給六個嗎（笑）？一個層面是個人的，一
個層面是劇團的。對劇團來說，《百年》一定是

其中一個，特別是頭那幾年，凝聚了這班人的力
量，可以一起去做一些東西。《百年》的形式，
也在頭十年的很多演出中反覆出現。劇團的第三
個十年，則是《東宮西宮》，對我來說，它令很
多不同的觀眾來看進念，拓展了觀眾群，和觀眾
可以發生這樣很直接的互動，同時也沒有妥協太
多。可能在藝術性上它不是最好的表演，但是對
於思考劇場的功能可以去到哪裡，《東宮西宮》
是很好的例子。劇團的第二個十年，讓我印象最
深刻的是榮念曾的《香港樣板戲》。整個結構形
式和呈現的手法，緊密到插針不入。你只能呆呆
地坐在劇院的椅子上，覺得它很厲害。

我自己呢，頭十年是《拾日譚》，對我來說它
很大程度是榮念曾加林奕華。有他（榮）的冷靜
抽離，也有他（林）很直接處理慾望的一面；有
些東西很沉，又有些東西很歇斯底里，加在一起
很厲害。我在裡面幾乎所有最physical的東西都要
做—要和一大堆高跟鞋跳舞，要撞牆，要跑⋯
⋯現在看回，會覺得：唉，你真的是驚我不死哦

（哈哈）。某程度上，看回去那時的自己，會好奇
當年的自己是甚麼狀態，為甚麼會允許自己做那
麼多幾乎可以說是自虐的東西呢？這個作品和那
個時候的我是緊密相連的。進念的頭十年，對我
來說，是找一班人之間共同的認同，中間十年則
是要去找自我的身份。那時，我決定不做記者，
全力發展舞台，當時的《紅雙喜》等作品，都是
在找自己的聲音。最後的那十年，一定要選，則
是《西九龍皇帝》，它讓我看到，原來我也唱得了
粵劇，而且唱起來有點像新馬仔；原來我也可以
說台詞，可以練到八張紙的對白。而這個演出，
受歡迎到做了一共31場，對我來說也是新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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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82
時間：11月16至17日晚上8時

11月17日下午3時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兩女性》中
的楊永德。

■百年孤寂第
一年神奇旅程

■《東宮西宮四
之西九龍皇帝》
裡的黃大徽。

■《創世
紀（香港
版）》中的
黃大徽。

■《萬曆十五年》
裡的楊永德。

很久很久以前，有三個人，一個正在讀中文系，一個是電訊公司的工程員，一個是待業女青年。原本不認識的他們在機緣巧合下進入了同一個劇團，輾

轉之間，三十年過去了。三十年中，他們有過一些共同的記憶和集體的經驗，也在不同的時間點離團、歸團、尋找自己的方向。有一天，他們突發奇想，

要把這三十年搬上舞台，表演的名字叫做《0382》，就像那與他們淵源頗深的劇團所偏好的風格一樣，沒有敘事，酷酷的，卻也讓人摸不 頭腦。

這三個「資深團員」，是楊永德、何秀萍與黃大徽；這個劇團，是實驗團體「進念．二十面體」。三十年來，進念見證了香港的變遷，也伴隨無數香港

「文藝青年」成長，在它舞台上揮灑過青春的人們，榮念曾、林奕華、黃耀明、黃偉文、區雪兒、胡恩威、歐陽應霽、梁文道⋯⋯都成為了香港文化中閃

亮的名字。1982年3月，進念正式在香港成立。2012年11月，一個劇團與三個團員「糾纏不清」的三十年在舞台上上演。《0382》，是藝術創作，也是一

次口述歷史。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圖：進念．二十面體提供

很久很久以前，有三個人，一個正在讀中文系，一個是電訊公司的工程員，一個是待業女青年。原本不認識的他們在機緣巧合下進入了同一個劇團，輾

轉之間，三十年過去了。三十年中，他們有過一些共同的記憶和集體的經驗，也在不同的時間點離團、歸團、尋找自己的方向。有一天，他們突發奇想，

要把這三十年搬上舞台，表演的名字叫做《0382》，就像那與他們淵源頗深的劇團所偏好的風格一樣，沒有敘事，酷酷的，卻也讓人摸不 頭腦。

這三個「資深團員」，是楊永德、何秀萍與黃大徽；這個劇團，是實驗團體「進念．二十面體」。三十年來，進念見證了香港的變遷，也伴隨無數香港

「文藝青年」成長，在它舞台上揮灑過青春的人們，榮念曾、林奕華、黃耀明、黃偉文、區雪兒、胡恩威、歐陽應霽、梁文道⋯⋯都成為了香港文化中閃

亮的名字。1982年3月，進念正式在香港成立。2012年11月，一個劇團與三個團員「糾纏不清」的三十年在舞台上上演。《0382》，是藝術創作，也是一

次口述歷史。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圖：進念．二十面體提供

很久很久以前，有三個人，一個正在讀中文系，一個是電訊公司的工程員，一個是待業女青年。原本不認識的他們在機緣巧合下進入了同一個劇團，輾

轉之間，三十年過去了。三十年中，他們有過一些共同的記憶和集體的經驗，也在不同的時間點離團、歸團、尋找自己的方向。有一天，他們突發奇想，

要把這三十年搬上舞台，表演的名字叫做《0382》，就像那與他們淵源頗深的劇團所偏好的風格一樣，沒有敘事，酷酷的，卻也讓人摸不 頭腦。

這三個「資深團員」，是楊永德、何秀萍與黃大徽；這個劇團，是實驗團體「進念．二十面體」。三十年來，進念見證了香港的變遷，也伴隨無數香港

「文藝青年」成長，在它舞台上揮灑過青春的人們，榮念曾、林奕華、黃耀明、黃偉文、區雪兒、胡恩威、歐陽應霽、梁文道⋯⋯都成為了香港文化中閃

亮的名字。1982年3月，進念正式在香港成立。2012年11月，一個劇團與三個團員「糾纏不清」的三十年在舞台上上演。《0382》，是藝術創作，也是一

次口述歷史。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圖：進念．二十面體提供

很久很久以前，有三個人，一個正在讀中文系，一個是電訊公司的工程員，一個是待業女青年。原本不認識的他們在機緣巧合下進入了同一個劇團，輾

轉之間，三十年過去了。三十年中，他們有過一些共同的記憶和集體的經驗，也在不同的時間點離團、歸團、尋找自己的方向。有一天，他們突發奇想，

要把這三十年搬上舞台，表演的名字叫做《0382》，就像那與他們淵源頗深的劇團所偏好的風格一樣，沒有敘事，酷酷的，卻也讓人摸不 頭腦。

這三個「資深團員」，是楊永德、何秀萍與黃大徽；這個劇團，是實驗團體「進念．二十面體」。三十年來，進念見證了香港的變遷，也伴隨無數香港

「文藝青年」成長，在它舞台上揮灑過青春的人們，榮念曾、林奕華、黃耀明、黃偉文、區雪兒、胡恩威、歐陽應霽、梁文道⋯⋯都成為了香港文化中閃

亮的名字。1982年3月，進念正式在香港成立。2012年11月，一個劇團與三個團員「糾纏不清」的三十年在舞台上上演。《0382》，是藝術創作，也是一

次口述歷史。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圖：進念．二十面體提供

很久很久以前，有三個人，一個正在讀中文系，一個是電訊公司的工程員，一個是待業女青年。原本不認識的他們在機緣巧合下進入了同一個劇團，輾

轉之間，三十年過去了。三十年中，他們有過一些共同的記憶和集體的經驗，也在不同的時間點離團、歸團、尋找自己的方向。有一天，他們突發奇想，

要把這三十年搬上舞台，表演的名字叫做《0382》，就像那與他們淵源頗深的劇團所偏好的風格一樣，沒有敘事，酷酷的，卻也讓人摸不 頭腦。

這三個「資深團員」，是楊永德、何秀萍與黃大徽；這個劇團，是實驗團體「進念．二十面體」。三十年來，進念見證了香港的變遷，也伴隨無數香港

「文藝青年」成長，在它舞台上揮灑過青春的人們，榮念曾、林奕華、黃耀明、黃偉文、區雪兒、胡恩威、歐陽應霽、梁文道⋯⋯都成為了香港文化中閃

亮的名字。1982年3月，進念正式在香港成立。2012年11月，一個劇團與三個團員「糾纏不清」的三十年在舞台上上演。《0382》，是藝術創作，也是一

次口述歷史。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圖：進念．二十面體提供

很久很久以前，有三個人，一個正在讀中文系，一個是電訊公司的工程員，一個是待業女青年。原本不認識的他們在機緣巧合下進入了同一個劇團，輾

轉之間，三十年過去了。三十年中，他們有過一些共同的記憶和集體的經驗，也在不同的時間點離團、歸團、尋找自己的方向。有一天，他們突發奇想，

要把這三十年搬上舞台，表演的名字叫做《0382》，就像那與他們淵源頗深的劇團所偏好的風格一樣，沒有敘事，酷酷的，卻也讓人摸不 頭腦。

這三個「資深團員」，是楊永德、何秀萍與黃大徽；這個劇團，是實驗團體「進念．二十面體」。三十年來，進念見證了香港的變遷，也伴隨無數香港

「文藝青年」成長，在它舞台上揮灑過青春的人們，榮念曾、林奕華、黃耀明、黃偉文、區雪兒、胡恩威、歐陽應霽、梁文道⋯⋯都成為了香港文化中閃

亮的名字。1982年3月，進念正式在香港成立。2012年11月，一個劇團與三個團員「糾纏不清」的三十年在舞台上上演。《0382》，是藝術創作，也是一

次口述歷史。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圖：進念．二十面體提供

很久很久以前，有三個人，一個正在讀中文系，一個是電訊公司的工程員，一個是待業女青年。原本不認識的他們在機緣巧合下進入了同一個劇團，輾

轉之間，三十年過去了。三十年中，他們有過一些共同的記憶和集體的經驗，也在不同的時間點離團、歸團、尋找自己的方向。有一天，他們突發奇想，

要把這三十年搬上舞台，表演的名字叫做《0382》，就像那與他們淵源頗深的劇團所偏好的風格一樣，沒有敘事，酷酷的，卻也讓人摸不 頭腦。

這三個「資深團員」，是楊永德、何秀萍與黃大徽；這個劇團，是實驗團體「進念．二十面體」。三十年來，進念見證了香港的變遷，也伴隨無數香港

「文藝青年」成長，在它舞台上揮灑過青春的人們，榮念曾、林奕華、黃耀明、黃偉文、區雪兒、胡恩威、歐陽應霽、梁文道⋯⋯都成為了香港文化中閃

亮的名字。1982年3月，進念正式在香港成立。2012年11月，一個劇團與三個團員「糾纏不清」的三十年在舞台上上演。《0382》，是藝術創作，也是一

次口述歷史。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圖：進念．二十面體提供

很久很久以前，有三個人，一個正在讀中文系，一個是電訊公司的工程員，一個是待業女青年。原本不認識的他們在機緣巧合下進入了同一個劇團，輾

轉之間，三十年過去了。三十年中，他們有過一些共同的記憶和集體的經驗，也在不同的時間點離團、歸團、尋找自己的方向。有一天，他們突發奇想，

要把這三十年搬上舞台，表演的名字叫做《0382》，就像那與他們淵源頗深的劇團所偏好的風格一樣，沒有敘事，酷酷的，卻也讓人摸不 頭腦。

這三個「資深團員」，是楊永德、何秀萍與黃大徽；這個劇團，是實驗團體「進念．二十面體」。三十年來，進念見證了香港的變遷，也伴隨無數香港

「文藝青年」成長，在它舞台上揮灑過青春的人們，榮念曾、林奕華、黃耀明、黃偉文、區雪兒、胡恩威、歐陽應霽、梁文道⋯⋯都成為了香港文化中閃

亮的名字。1982年3月，進念正式在香港成立。2012年11月，一個劇團與三個團員「糾纏不清」的三十年在舞台上上演。《0382》，是藝術創作，也是一

次口述歷史。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圖：進念．二十面體提供

很久很久以前，有三個人，一個正在讀中文系，一個是電訊公司的工程員，一個是待業女青年。原本不認識的他們在機緣巧合下進入了同一個劇團，輾

轉之間，三十年過去了。三十年中，他們有過一些共同的記憶和集體的經驗，也在不同的時間點離團、歸團、尋找自己的方向。有一天，他們突發奇想，

要把這三十年搬上舞台，表演的名字叫做《0382》，就像那與他們淵源頗深的劇團所偏好的風格一樣，沒有敘事，酷酷的，卻也讓人摸不 頭腦。

這三個「資深團員」，是楊永德、何秀萍與黃大徽；這個劇團，是實驗團體「進念．二十面體」。三十年來，進念見證了香港的變遷，也伴隨無數香港

「文藝青年」成長，在它舞台上揮灑過青春的人們，榮念曾、林奕華、黃耀明、黃偉文、區雪兒、胡恩威、歐陽應霽、梁文道⋯⋯都成為了香港文化中閃

亮的名字。1982年3月，進念正式在香港成立。2012年11月，一個劇團與三個團員「糾纏不清」的三十年在舞台上上演。《0382》，是藝術創作，也是一

次口述歷史。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圖：進念．二十面體提供

很久很久以前，有三個人，一個正在讀中文系，一個是電訊公司的工程員，一個是待業女青年。原本不認識的他們在機緣巧合下進入了同一個劇團，輾

轉之間，三十年過去了。三十年中，他們有過一些共同的記憶和集體的經驗，也在不同的時間點離團、歸團、尋找自己的方向。有一天，他們突發奇想，

要把這三十年搬上舞台，表演的名字叫做《0382》，就像那與他們淵源頗深的劇團所偏好的風格一樣，沒有敘事，酷酷的，卻也讓人摸不 頭腦。

這三個「資深團員」，是楊永德、何秀萍與黃大徽；這個劇團，是實驗團體「進念．二十面體」。三十年來，進念見證了香港的變遷，也伴隨無數香港

「文藝青年」成長，在它舞台上揮灑過青春的人們，榮念曾、林奕華、黃耀明、黃偉文、區雪兒、胡恩威、歐陽應霽、梁文道⋯⋯都成為了香港文化中閃

亮的名字。1982年3月，進念正式在香港成立。2012年11月，一個劇團與三個團員「糾纏不清」的三十年在舞台上上演。《0382》，是藝術創作，也是一

次口述歷史。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圖：進念．二十面體提供

很久很久以前，有三個人，一個正在讀中文系，一個是電訊公司的工程員，一個是待業女青年。原本不認識的他們在機緣巧合下進入了同一個劇團，輾

轉之間，三十年過去了。三十年中，他們有過一些共同的記憶和集體的經驗，也在不同的時間點離團、歸團、尋找自己的方向。有一天，他們突發奇想，

要把這三十年搬上舞台，表演的名字叫做《0382》，就像那與他們淵源頗深的劇團所偏好的風格一樣，沒有敘事，酷酷的，卻也讓人摸不 頭腦。

這三個「資深團員」，是楊永德、何秀萍與黃大徽；這個劇團，是實驗團體「進念．二十面體」。三十年來，進念見證了香港的變遷，也伴隨無數香港

「文藝青年」成長，在它舞台上揮灑過青春的人們，榮念曾、林奕華、黃耀明、黃偉文、區雪兒、胡恩威、歐陽應霽、梁文道⋯⋯都成為了香港文化中閃

亮的名字。1982年3月，進念正式在香港成立。2012年11月，一個劇團與三個團員「糾纏不清」的三十年在舞台上上演。《0382》，是藝術創作，也是一

次口述歷史。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圖：進念．二十面體提供

很久很久以前，有三個人，一個正在讀中文系，一個是電訊公司的工程員，一個是待業女青年。原本不認識的他們在機緣巧合下進入了同一個劇團，輾

轉之間，三十年過去了。三十年中，他們有過一些共同的記憶和集體的經驗，也在不同的時間點離團、歸團、尋找自己的方向。有一天，他們突發奇想，

要把這三十年搬上舞台，表演的名字叫做《0382》，就像那與他們淵源頗深的劇團所偏好的風格一樣，沒有敘事，酷酷的，卻也讓人摸不 頭腦。

這三個「資深團員」，是楊永德、何秀萍與黃大徽；這個劇團，是實驗團體「進念．二十面體」。三十年來，進念見證了香港的變遷，也伴隨無數香港

「文藝青年」成長，在它舞台上揮灑過青春的人們，榮念曾、林奕華、黃耀明、黃偉文、區雪兒、胡恩威、歐陽應霽、梁文道⋯⋯都成為了香港文化中閃

亮的名字。1982年3月，進念正式在香港成立。2012年11月，一個劇團與三個團員「糾纏不清」的三十年在舞台上上演。《0382》，是藝術創作，也是一

次口述歷史。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圖：進念．二十面體提供

很久很久以前，有三個人，一個正在讀中文系，一個是電訊公司的工程員，一個是待業女青年。原本不認識的他們在機緣巧合下進入了同一個劇團，輾

轉之間，三十年過去了。三十年中，他們有過一些共同的記憶和集體的經驗，也在不同的時間點離團、歸團、尋找自己的方向。有一天，他們突發奇想，

要把這三十年搬上舞台，表演的名字叫做《0382》，就像那與他們淵源頗深的劇團所偏好的風格一樣，沒有敘事，酷酷的，卻也讓人摸不 頭腦。

這三個「資深團員」，是楊永德、何秀萍與黃大徽；這個劇團，是實驗團體「進念．二十面體」。三十年來，進念見證了香港的變遷，也伴隨無數香港

「文藝青年」成長，在它舞台上揮灑過青春的人們，榮念曾、林奕華、黃耀明、黃偉文、區雪兒、胡恩威、歐陽應霽、梁文道⋯⋯都成為了香港文化中閃

亮的名字。1982年3月，進念正式在香港成立。2012年11月，一個劇團與三個團員「糾纏不清」的三十年在舞台上上演。《0382》，是藝術創作，也是一

次口述歷史。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圖：進念．二十面體提供

很久很久以前，有三個人，一個正在讀中文系，一個是電訊公司的工程員，一個是待業女青年。原本不認識的他們在機緣巧合下進入了同一個劇團，輾

轉之間，三十年過去了。三十年中，他們有過一些共同的記憶和集體的經驗，也在不同的時間點離團、歸團、尋找自己的方向。有一天，他們突發奇想，

要把這三十年搬上舞台，表演的名字叫做《0382》，就像那與他們淵源頗深的劇團所偏好的風格一樣，沒有敘事，酷酷的，卻也讓人摸不 頭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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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青年」成長，在它舞台上揮灑過青春的人們，榮念曾、林奕華、黃耀明、黃偉文、區雪兒、胡恩威、歐陽應霽、梁文道⋯⋯都成為了香港文化中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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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口述歷史。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圖：進念．二十面體提供

很久很久以前，有三個人，一個正在讀中文系，一個是電訊公司的工程員，一個是待業女青年。原本不認識的他們在機緣巧合下進入了同一個劇團，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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